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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峰会法轮功吁制止迫害











几天后从刑事拘留那边转来了一名大法弟子，三十多岁，身体很健壮，是大连水产学院的讲师，名字叫冯刚，他平和的话语中透露着坚韧。他在刑事拘留那边已经关押了两个多月了。刑事拘留那边很恐怖，天天加工牙签，牢头在惩罚犯人的时候，用牙签钉满光光的 头，牙签拿下来的时候，头象血葫芦似的。


警察经常强迫我们出去做奴工，我们被强迫搬过地板块，还被拉出去收过秋天的大白菜，甚至去掏大粪。我们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仅仅是迫害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学员的开始，更为惨烈的迫害还在后面呢，而且会持续十年之久。


和冯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正直、宽厚的兄长一样照顾我。周围的犯人都很不理解为什么国家不让炼了，我们还坚持，他就耐心、平和的讲给他们。那时候三个房间的牢头都不伤害大法弟子，因为他们亲身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本性。三十三天后我被无条件释放，而他则被非法劳教，送到了辽宁省最邪恶的教养院——马三家教养院。


一腔正气闯魔窟


马三家教养院是省级教养院，在全国是最先以暴力虐待大法弟子出名的。冯刚坚决不放弃信仰。他经常被强迫到田里面干活，那田间都是一望无边的，夏天到处是蚊子，由于吃不饱，有的大法弟子经常昏倒在田间、地头。冯刚身体一直非常虚弱。


零一年马三家教养院转化冯刚失败，把他转到了大连周水子教养院。那时我也再次被抓关押在那里。


冯刚一直被关押在小号里，每次上楼的时候会看到楼梯左侧有一个长廊，外面的门关得很严。有一天白天我看到那道门打开了，长廊里面黑黑的没有阳光，阴森得可怕，隐约中看到铁栏杆里有一个影子，不时的发出镣铐哗啦啦的声响，那就是冯刚。


雄关漫漫磨风骨


零二年八月九日，大连教养院实施大型转移计划。二十位大法弟子与二十五名普教被转移到另外一所省级教养院，铁岭市昌图县的辽宁关山子教养院。


普教一听说要被送到这里个个谈虎色变。曾有犯人说：“关山子打死人和死个猪一样，卷个席子就抬 走了。”大院内荒草丛生，毫无生息，一人高的野草加上破旧的四层楼，让人倍觉阴森可怕。


下车后，我发现了冯刚，我几乎不敢相信，此刻的他是那样的瘦小，完全没有了当初强壮的体格了，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他那果断坚定的目光。我们是被分到关山子教养院的第一批大法弟子，开始被关在两个房间。八月十一日，就在入教养院的第三天晚上，我们隔壁冯刚等十名大法弟子就开始集体炼功，拉开了一 场持久的正义和邪恶的较量。那时候我真佩服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魄力，那里是什么地方啊！是让所有普教闻风丧胆的地方。


集体炼功第二天，教养院 就开始采取强制隔离措施，都拉到楼上的房间里。我们这边的十名大法弟子也开始绝食声援，随后我们也被强行戴了背铐，记 得那次我戴手铐到凌晨三点才解除。警察和犯人想方设法阻止我们绝食，后来先前炼功的八名大法弟子开始进食，但是坚持集体炼功。而冯刚和另一名大法弟子还一 直在绝食，显然警察想孤立他们达到瓦解我们整体的目地。冯刚就象疆场的将士他们金刚般的意志指挥着这场正邪大战，我们虽然不能相见，但是每名大法弟子都在 激烈的思想斗争着，考虑如何互相声援，形成整体。我真的惊叹冯刚在经历了马三家教养院和大连教养院的小号，他还有这般坚如磐石的正念。这个时候冯刚是极其 孤立的，邪恶马上就要宣布离间大法弟子成功，此刻事情突然又发生了变化，开始进食的八名大法弟子又开始绝食，要求释放冯刚。


终于，十八日凌晨四点多，所有人都从梦乡中被震耳欲聋的警笛惊醒，许多警车呼啸着开入大院，关山子的普教全都惊呆了，几乎关山子所有的警察全部出动，有犯人说：“在关山子打了八锅罪（八进宫）的都没见过这个阵势。”


当 时大法弟子都在睡觉，我因为不听从命令从床上坐起来，两名犯人突然窜上大铺，把我头朝下摁到床上，用手铐从后面铐住我的双手，那次有十四名大法弟子因为抵 制命令被强行带到教养院大楼前的广场。冯刚也在其中，当时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仅仅穿着裤头，每个人被两个普教强行按着双膝跪在地上。这时候有的大法弟子在抗 争，有的在喊口号“你们在侵犯人权。”嘈杂中教养院的王书记大声喊到：“为了消消你们的威风，将你们送入各大队。”


其他大队的生活环境极其 的艰苦，每天还被强迫干苦力。警车一路鸣笛，空气十分紧张。上午到达马重砖厂（二大队外役点），低矮的简易房，房上房下都是警察，戒备森严。此站，冯刚等 四名大法弟子被放在那里。随后车又上高速，接近中午的时候，来到铁岭三台子石场（五大队外役点）。我和另外一名大法弟子下车。其余大法弟子后来都被拉到了 温庄子砖厂（六大队外役点）。


在二大队外役点马重砖厂，冯刚和其他三名大法弟子都被戴戒具，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他们提出必须在上岗前将手铐解除，后来戒具被解除，他们被默许炼功。


我被关押在五大队的外役点，每天被手铐二十四小时铐着，那个地方条件十分艰苦，物质极其贫乏，说句别人不相信的话，入厕的手纸都被犯人反复使用。手铐陪伴了我足足一百天，后来被无条件解除戒具。


那 个时候大法弟子心很齐，我们都在全力的用自己的方式抵制这场迫害，从正面提出炼功，到拒绝干活，拒绝走操，拒绝所谓“学习”带有诋毁大法的段落，拒绝戴戒 具，拒绝暴力，拒绝回专管队等等。那时候不几天就有一名大法弟子被关到小号里面，象走马灯一样，警察想尽各种办法消磨我们的意志，电棍折磨、毒打、冬天扒 光衣服冻。每一次折磨都没有改变大法弟子直言不讳的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我们的坚韧不拔使教养院的邪恶计划一次又一次的流产。


后来我被两次抓到小号里面，再后来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曹玉强被送到辽宁省葫芦岛教养院，在那里，二零零二年五月我们绝食后双双获得自由。在关山子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全是堂堂正正的被释放的，没有一个改变对真、善、忍的信仰。


营救高蓉蓉


在 海外，到处可以看到被中共毁容的高蓉蓉的照片，我在营救高蓉蓉的人名中我又发现了熟悉的同修冯刚的名字。从中共的劳教所里面营救大法弟子无疑是在虎口拔牙 一样，我再次见识了冯刚的果敢和魄力。中共迫害高蓉蓉的照片问世后无疑是扇向中共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冯刚难道不知道激怒中共的后果吗？不知道会给自己带来 什么样的麻烦吗？但是他更知道被毁容的高蓉蓉更需要脱离魔窟，曝光中共暴行才能解体中共在海内外撒下的弥天大谎。由于营救高蓉蓉，冯刚再次被非法关押，承 受了无数让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英灵长逝 正念永存


二零零九年七月四日，冯刚夫妇被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所属的 黄河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八月十日，冯刚被迫害得出现了严重的病态，脸上的胡子很长，面黄肌瘦，两只眼睛都成了对眼，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危险。看守所的警 察害怕他死在看守所，叫来国保大队的人处理此事，随后冯刚被送往大连解放军二一零医院。医生检查冯刚后对国保的人说，该病人生命很危险，必须马上做手术。 随后国保的人为了摆脱责任交了四千元住院押金费后，迅速离开了医院。


后来冯刚忍痛离开医院回到家中，又被警察再次绑架。九月十六日，冯刚亲 属到他家住地派出所--沙河口区富国街派出所报冯刚失踪，接待的警察告知，冯刚已在八月十四日死亡，遗体被沙河口区公安分局解剖，让亲属赶快到沙河口区公 安分局处理火化。至此冯刚带着他对法轮大法的坚定离开了人世，而此刻他的妻子王娟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关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遭受迫害。


我 无法想象冯刚离世之前的细节，冯刚是一名真正的勇者金刚，穿越红尘的喧嚣，历经世间一切的苦难，而那份对“真、善、忍”大法的坚信依旧岿然不动，他犹如一 颗参天大树，为世间的良知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十年中，冯刚六次被绑架，吃苦无数，他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和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世间每一个有良知 的人怀念。


中秋夜无眠，愿这篇文章能够告慰冯刚的在天之灵。十年来，大法弟子顽强的走着一条「以至真揭伪，以至善止恶，以至忍止暴」的反迫害之路。众大法弟子无私无我护卫着“真、善、忍”的真理之光，必然指引着越来越多的心灵踏上觉悟与回归的旅途。

















西澳小镇农夫节一景











村书记捧起了《转法轮》


山东省莱西市某村有二十多名大法弟子，他们以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交售公粮时自觉交好的粮食；车船使用税、电费等主动缴纳，从来不用村里催交，更不会拖欠；他们义务修路，凡事尽量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邻里关系和睦，令乡邻敬重。这些，村书记都看在眼里，打心眼里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


九九年七二零大法被迫害后，该村的部份大法弟子为大法说公道话，进京上访。各级政府、公安系统层层不断给村书记施压。村书记一时间对大法弟子不理解，使村里大法弟子的生活、生产等受到一定的影响。大法弟子抱着善心不厌其烦的给其讲真相。书记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深知中共的一贯伎俩。不久，书记就明白了中共邪党这场迫害的流氓无耻与卑鄙，后来又声明退了党，决心站在正义的一边，擎起一片天，尽己所能保护大法弟子。


有一次，村里及村周围出现了许多“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等内容的横幅。派出所警察找到村书记指责他不管。他说，“这肯定不是我们村里的人挂的。”由于书记明白真相，当大法弟子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时，大部份村民都选择了唾弃恶党。


该村书记很愿意听大法弟子讲道理，过几天就邀请大法弟子到他家坐坐，看看新资料，对大法弟子讲的韩信忍胯下之辱的风范非常欣赏，有意向大法弟子学习，按照高标准做人。


有一天，村里的一个痞子为割地的事找到他，提出了不合理要求。书记说要商量一下。结果这个痞子上来就打，书记头被打破，还缝了几针。被打的过程中，书记一直没有还手，他想到的是韩信忍胯下之辱的风范，想到的是善恶有报的天理。闻讯赶来九十多个亲友，非要教训这个痞子不可。书记耐心相劝，平息了亲友的怒气。大家纷纷说，这不是你的性格。痞子听说书记劝走了九十多个准备教训他的亲友，有感于书记打不还手，骂








白粉瘾的姐夫得救了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宾州匹兹堡市二十国经济峰会会场外的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们平静地炼功，并打出“法轮大


法好”、“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等横幅；还陈列了中国法轮功学员受酷刑展板。众多媒体前来采访。


此次峰会吸引了约三千名国家领导人、代表团人员及媒体界人士。当被媒体记者问到“为何法轮功学员抗议的地点较其他团体更接近峰会会场”时，法轮功学员代表、经济分析师简先生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十分残酷，警察看到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的照片，并了解到我们一贯以和平方式制止迫害，警察都流下了眼泪，并说，制止这样的迫害本来是警察的责任；停止迫害法轮功刻不容缓，所以我们获得了最接近峰会会场的场地。”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李先生说：“稍微了解法轮功的人都承认，法轮功没有政治色彩、对中共的政权没有威胁，法轮功学员的道德层次都很高。”


著名雕塑家、法轮功学员张昆仑教授的女儿张凌蒂女士（上图）说，张昆仑教授于零二年从加拿大返回中国大陆照顾年迈的岳母，却由于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拘捕、在劳教中遭受严刑拷打、被多根电棍同时电击等非人折磨。张昆仑教授受迫害案例被曝光，在国际社会的大力营救下，张教授在三个月后返回了加拿大。张凌蒂表示，法轮功学员今天在这里所做告诉人们真相，“我们相信，这是最有效的制止迫害的方式。”◇














中秋无眠悼英灵--忆大法弟子冯刚














  





也开始绝食声援，随后我们也被强行戴了背铐。冯刚就象疆场的将士有金刚般的意志。我真的惊叹冯刚在经历了马三家教养院和大连教养院的小号，他还有这般坚如磐石的正念。


十八日凌晨四点多，大法弟子都在睡觉，每个人被两个普教强行按着双膝跪在地上。嘈杂中教养院的王书记大声喊到：“为了消消你们的威风，将你们送入各大队。”


在二大队外役点马重砖厂，冯刚和其他三名大法弟子都被戴戒具，在零一年十月，他们提出必须在上岗前将手铐解除，后来戒具被解除，他们被默许炼功。那个地方条件十分艰苦，物质极其贫乏，说句别人不相信的话，入厕的手纸都被犯人反复使用。手铐陪伴了我足足一百天，后来被无条件解除戒具。


警察想尽各种办法消磨我们的意志，电棍折磨、毒打、冬天扒 光衣服冻。每一次折磨都没有改变大法弟子直言不讳的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我们的坚韧不拔使教养院的邪恶计划一次又一次的流产。


后来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曹玉强被送到葫芦岛教养院，在那里，零二年五月我们绝食后双双获得自由。在关山子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全是堂堂正正的被释放的，没有一个改变对真、善、忍的信仰。


营救高蓉蓉


在海外，到处可以看到被中共毁容的高蓉蓉的照片，我在营救高蓉蓉的人名中我又发现了熟悉的同修冯刚的名字。我再次见识了冯刚的果敢和魄力。中共迫害高蓉蓉的照片问世后无疑是扇向中共的一记响亮的耳光。由于营救高蓉蓉，冯刚再次被非法关押，承 受了无数让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英灵长逝 正念永存


零九年七月四日，冯刚夫妇被黄河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八月十日，冯刚被迫害得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冯刚被送往大连解放军二一零医院。医生说必须马上做手术。 随后国保的人为了摆脱责任交了四千元住院押金费后，迅速离开了医院。


后来冯刚忍痛离开医院回到家中，又被警察再次绑架。九月十六日，冯刚亲属到富国街派出所报冯刚失踪，警察告知，冯刚已在八月十四日死亡，遗体被沙河口区公安分局解剖，让亲属赶快去处理火化。至此冯刚带着他对法轮大法的坚定离开了人世，而他的妻子王娟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无法想象冯刚离世之前的细节，他那份对“真、善、忍”大法的坚信依旧岿然不动，犹如参天大树，为世间的良知撑起了希望的天空。十年中，冯刚六次被绑架，吃苦无数，他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和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世间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怀念。


中秋夜无眠，愿这篇文章能够告慰冯刚的在天之灵。十年来，众大法弟子无私无我护卫着“真、善、忍”的真理之光，必然指引着越来越多的心灵踏上觉悟与回归的旅途。











又被无情撕开，我不愿相信这一 切是真的，我不愿面对好人被迫害致死的痛苦，我更无法接受冯刚的儿子笑笑成为没有父亲的孤儿事实，在万家团圆的中秋节，对于冯刚的家属，那将是怎样的心痛啊！


十年前狱中相逢


认识冯刚是在十年前。九九年中共开始污蔑法轮大法，大法弟子纷纷进京向政府反映修炼大法的真实情况，十月份，我进京上访被抓，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当时行政拘留共有三个房间，每个都有大法弟子，而且学历都很高，有博士、硕士等，他们都是因为坚持继续修炼法轮功而被抓起来的。（转下页）几天后从刑事拘留那边转来了一名大法弟子，三十多岁，身体很健 壮，是大连水产学院的讲师，名字叫冯刚，他被剃光的头刚长出来黑黑的一层短发，他平和的话语中透露着坚韧。他告诉我他也去了北京，是在北京圆明园附近的一 所高校被抓的，在刑事拘留那边已经关押了两个多月了。他说刑事拘留那边很恐怖，关押的都是刑事犯，天天加工牙签，牢头在惩罚犯人的时候，用牙签钉满光光的 头，牙签拿下来的时候，头象血葫芦似的。


那时看守所的环境已经被前面的大法弟子开创出来了，我们房间共有五名大法弟子，每天我们在阳台炼 功，隔着铁窗可以看到外面高高的带着电网的围墙和上面来回巡逻的士兵。那时我们只有一本大法书籍，小本的《转法轮》，我们就把《转法轮》分成三份，分发到 其他两个房间，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学习一讲《转法轮》，三天后我们再在打饭的时候调换。


警察经常强迫我们出去做奴工，每次我们都是坐着破旧的 囚车出去，干活的时候都是被很多警察看着，怕我们逃跑。我们被强迫搬过地板块，还被拉出去收过秋天的大白菜，有一个房间甚至被拉出去掏大粪。我们这些书生 模样的人哪里干过这些粗活，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仅仅是迫害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学员的开始，更为惨烈的迫害还在后面呢，而且会持续十年之 久。


和冯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正直、宽厚的兄长一样照顾我，给我讲修炼的故事，鼓励我要有信心，使我在关押的时候本来七上八下的心慢 慢平静下来。周围的犯人都很不理解为什么国家不让炼了，我们还坚持，他就耐心、平和的讲给他们。那时候三个房间的牢头都不伤害大法弟子，因为他们亲身感受 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本性。三十三天后我被无条件释放，而他则被非法劳教，送到了辽宁省最邪恶的教养院——马三家教养院。


一腔正气闯魔窟


马 三家教养院是辽宁省的省级教养院，在全国是最先以暴力虐待大法弟子出名的，能在那里不被转化真得是需要金刚般的意志。被劫持在马三家的男大法弟子非常的坚 定，长期捍卫大法，坚决不放弃信仰，不决裂，冯刚就在其中。他经常被强迫到田里面干活，那田间都是一望无边的，夏天到处是蚊子，由于吃不饱，伙食中长期缺 乏营养，有的大法弟子经常昏倒在田间、地头。后来冯刚和其他两名大法弟子断断续续绝食几个月，抗议非法关押，身体一直非常虚弱。


二零零一年马三家教养院转化冯刚失败，把他转到了辽宁省大连周水子教养院。那时我也再次被抓关押在那里，从普教的谈话中得知从马三家教养院转过来三名大法弟子，个个金刚不破，电棍对他们都不管用。


冯 刚一直被关押在五大队的小号里，记得我刚到教养院的时候也被关押在那里，每次上楼睡觉的时候都会看到楼梯左侧有一个长廊，外面的门关得很严，不知道那边是 什么？但是有一天白天的时候普教牢头带我到楼上干活，我看到那道门打开了，长廊里面黑黑的没有阳光，阴森得可怕，隐约中看到铁栏杆里面有一个影子，不时的 发出镣铐哗啦啦的声响，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冯刚。他每天被隔离在那里，一个和所有生命都接触不到的黑暗的角落。


雄关漫漫磨风骨


二 零零二年八月九日上午八时，我从严管班被带出来，突然上来两个犯人把我双手从后面铐起来，之后我被带到了教养院楼门前，这是大连教养院实施的一次大型转移 计划。二十位大法弟子从小号、严管、专管、新收、各大队被带出，二个普教押一名大法弟子，双手个个背铐。二十余名警察着装待命，旁边停着一辆大客车，另外 二十五名普教也被背铐，与大法弟子分成两边站好。六十余人坐入客车，车窗被用帘子挡着。前面轿车开道，后小货车（装行李）押后，汽车驶出大连。


我 和冯刚都在其中，我们平均年龄在三十余岁，其中有大学生、银行职员、政府干部、商人、大学教师、医生等。当时气氛很紧张，我们都被严禁说话，每个大法弟子 的座位上几乎都有一名警察，汽车上高速，过沈阳，直奔辽宁省另外一所省级教养院，地处铁岭市昌图县的辽宁省关山子教养院。


六个小时后，汽车 驶入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城镇。又经过很长时间的颠簸，来到了一处破败的地方，那里没有高楼，道路高低不平。这里就是曾经的劳改队，地处荒山野岭，远离闹市， 与世隔绝的关山子教养院。这里关押了各教养院的反改造人员，普教一听说要被送到这里个个谈虎色变。曾有犯人说：“关山子打死人和死个猪一样，卷个席子就抬 走了。”大院内荒草丛生，毫无生息，一人高的野草加上破旧的四层楼，让人倍觉阴森可怕。


下车后，二十名大法弟子在甬道上面对面分成两排站 好，并被命令蹲下，两个教养院的警察开始交接。在这当口上我开始有短暂的机会四处张望，我发现身旁不远处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大法弟子似曾相识，仔细端详后发 现居然是冯刚，我几乎不敢相信，此刻的他是那样的瘦小，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强壮的体格了，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他那果断坚定的目光。他也认出我来了，我们彼此 都很高兴，相互用目光鼓励对方。


我们是被分到关山子教养院的第一批大法弟子，开始被关在两个房间，十个人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一墙之隔，冯刚 和我不在一个房间。八月十一日，就在入教养院的第三天晚上，体力稍稍恢复了一些，我们隔壁冯刚等十名大法弟子就开始集体炼功，主动向教养院出击，拉开了一 场持久的正义和邪恶的较量。那时候我真佩服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魄力，那里是什么地方啊！是让所有普教闻风丧胆的地方。


集体炼功第二天，教养院 就开始采取强制隔离措施，二十名劳教犯人闯入室内，两人一个，都拉到楼上的房间里。我们这边的十名大法弟子也开始绝食声援，随后我们也被强行戴了背铐，记 得那次我戴手铐到凌晨三点才解除。警察和犯人想方设法阻止我们绝食，后来先前炼功的八名大法弟子开始进食，但是坚持集体炼功。而冯刚和另一名大法弟子还一 直在绝食，显然警察想孤立他们达到瓦解我们整体的目地。冯刚就象疆场的将士他们金刚般的意志指挥着这场正邪大战，我们虽然不能相见，但是每名大法弟子都在 激烈的思想斗争着，考虑如何互相声援，形成整体。我真的惊叹冯刚在经历了马三家教养院和大连教养院的小号，他还有这般坚如磐石的正念。这个时候冯刚是极其 孤立的，邪恶马上就要宣布离间大法弟子成功，此刻事情突然又发生了变化，开始进食的八名大法弟子又开始绝食，要求释放冯刚。


终于，十八日凌晨四点多，所有人都从梦乡中被震耳欲聋的警笛惊醒，许多警车呼啸着开入大院，关山子的普教全都惊呆了，几乎关山子所有的警察全部出动，有犯人说：“在关山子打了八锅罪（八进宫）的都没见过这个阵势。”


当 时大法弟子都在睡觉，我因为不听从命令从床上坐起来，两名犯人突然窜上大铺，把我头朝下摁到床上，用手铐从后面铐住我的双手，那次有十四名大法弟子因为抵 制命令被强行带到教养院大楼前的广场。冯刚也在其中，当时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仅仅穿着裤头，每个人被两个普教强行按着双膝跪在地上。这时候有的大法弟子在抗 争，有的在喊口号“你们在侵犯人权。”嘈杂中教养院的王书记大声喊到：“为了消消你们的威风，将你们送入各大队。”


其他大队的生活环境极其 的艰苦，每天还被强迫干苦力。警车一路鸣笛，空气十分紧张。上午到达马重砖厂（二大队外役点），低矮的简易房，房上房下都是警察，戒备森严。此站，冯刚等 四名大法弟子被放在那里。随后车又上高速，接近中午的时候，来到铁岭三台子石场（五大队外役点）。我和另外一名大法弟子下车。其余大法弟子后来都被拉到了 温庄子砖厂（六大队外役点）。


在二大队外役点马重砖厂，冯刚和其他三名大法弟子都被戴戒具，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他们提出必须在上岗前将手铐解除，后来戒具被解除，他们被默许炼功。


我被关押在五大队的外役点，每天被手铐二十四小时铐着，那个地方条件十分艰苦，物质极其贫乏，说句别人不相信的话，入厕的手纸都被犯人反复使用。手铐陪伴了我足足一百天，后来被无条件解除戒具。


那 个时候大法弟子心很齐，我们都在全力的用自己的方式抵制这场迫害，从正面提出炼功，到拒绝干活，拒绝走操，拒绝所谓“学习”带有诋毁大法的段落，拒绝戴戒 具，拒绝暴力，拒绝回专管队等等。那时候不几天就有一名大法弟子被关到小号里面，象走马灯一样，警察想尽各种办法消磨我们的意志，电棍折磨、毒打、冬天扒 光衣服冻。每一次折磨都没有改变大法弟子直言不讳的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我们的坚韧不拔使教养院的邪恶计划一次又一次的流产。


后来我被两次抓到小号里面，再后来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曹玉强被送到辽宁省葫芦岛教养院，在那里，二零零二年五月我们绝食后双双获得自由。在关山子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全是堂堂正正的被释放的，没有一个改变对真、善、忍的信仰。


营救高蓉蓉


在 海外，到处可以看到被中共毁容的高蓉蓉的照片，我在营救高蓉蓉的人名中我又发现了熟悉的同修冯刚的名字。从中共的劳教所里面营救大法弟子无疑是在虎口拔牙 一样，我再次见识了冯刚的果敢和魄力。中共迫害高蓉蓉的照片问世后无疑是扇向中共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冯刚难道不知道激怒中共的后果吗？不知道会给自己带来 什么样的麻烦吗？但是他更知道被毁容的高蓉蓉更需要脱离魔窟，曝光中共暴行才能解体中共在海内外撒下的弥天大谎。由于营救高蓉蓉，冯刚再次被非法关押，承 受了无数让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英灵长逝 正念永存


二零零九年七月四日，冯刚夫妇被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所属的 黄河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八月十日，冯刚被迫害得出现了严重的病态，脸上的胡子很长，面黄肌瘦，两只眼睛都成了对眼，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危险。看守所的警 察害怕他死在看守所，叫来国保大队的人处理此事，随后冯刚被送往大连解放军二一零医院。医生检查冯刚后对国保的人说，该病人生命很危险，必须马上做手术。 随后国保的人为了摆脱责任交了四千元住院押金费后，迅速离开了医院。


后来冯刚忍痛离开医院回到家中，又被警察再次绑架。九月十六日，冯刚亲 属到他家住地派出所--沙河口区富国街派出所报冯刚失踪，接待的警察告知，冯刚已在八月十四日死亡，遗体被沙河口区公安分局解剖，让亲属赶快到沙河口区公 安分局处理火化。至此冯刚带着他对法轮大法的坚定离开了人世，而此刻他的妻子王娟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关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遭受迫害。


我 无法想象冯刚离世之前的细节，冯刚是一名真正的勇者金刚，穿越红尘的喧嚣，历经世间一切的苦难，而那份对“真、善、忍”大法的坚信依旧岿然不动，他犹如一 颗参天大树，为世间的良知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十年中，冯刚六次被绑架，吃苦无数，他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和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世间每一个有良知 的人怀念。


中秋夜无眠，愿这篇文章能够告慰冯刚的在天之灵。十年来，大法弟子顽强的走着一条「以至真揭伪，以至善止恶，以至忍止暴」的反迫害之路。众大法弟子无私无我护卫着“真、善、忍”的真理之光，必然指引着越来越多的心灵踏上觉悟与回归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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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姐夫以开货车为生。今年刚过完年，姐姐发现姐夫不知何时又吸毒品了。姐姐受了很大打击，终日以泪洗脸。


姐夫也觉得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走回


这条路，求姐姐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姐姐也希望姐夫能重新做人，但心里却没底，因为在本地区认识的白粉仔里，没有一个戒毒成功的。一想到这儿，姐姐就心灰意冷，觉得自已命苦，还连累了两个小孩。


当晚，我知道后，就劝姐姐眼前最主 


         要的是帮姐夫戒毒，其它的不要多想，让她 


         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叫姐夫也诚心念


         这句话，现在可能只有大法能救得姐夫了。


第二天，姐姐读法轮功的书给姐夫听，姐夫只是沉沉地睡。傍晚，姐姐打来电话，说姐夫毒瘾又发了，样子很辛苦，怕他挺不了。我叮嘱姐姐一定要相信大法，我马上过去看看。


姐夫家人担心在家戒毒，会被村里的白粉头举报，于是当晚我与姐夫一家回到了父亲那边。


姐夫与姐姐每天都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姐夫第一晚听过后，觉得没那么辛苦了，骨头没那么疼了；第二天下半夜，他就开始拉肚子，拉出的都是那些红血水，可能就是当初姐夫打毒针时留在体内的毒血水吧，整整排了一天一夜才排光。到了第五天，姐夫觉得好了很多。第六天姐夫就出车拉货了。


五天时间，姐夫没吃一粒戒毒药就戒了毒。姐夫与姐姐都见证了大法的神迹。现在，他们每天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姐姐原来的咳嗽、扁桃体炎等病不翼而飞。姐夫也胖了，姐姐说结婚这几年都没有见过姐夫这么胖。我感谢慈悲的师父让姐夫、姐姐又有了和美的生活！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文／云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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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湖北公安县的成





文／德国大法弟子 郭居峰


中秋节又到了，当圆月当空，一家人团聚在中秋之夜，品尝香甜的月饼，感叹时光飞逝的时候，您可曾想到有这样一群人，只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十年来承受着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众多家庭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


自从来到海外，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带给我的重重伤害，渐渐的远离了我，每天清晨我都到室外炼功，心灵沉浸在一片久违的祥和之中，愉悦的开始我每天的生活。但是两天前痛苦再一次向我袭来，我的又一位熟悉的同修冯刚被中共迫害致死，我心灵刚刚愈合的伤口又被无情的撕开，就象以往看到这样的消息一样，我不愿相信这一 切是真的，我不愿面对好人被迫害致死的痛苦，我更无法接受冯刚的儿子笑笑成为没有父亲的孤儿的事实，在即将到来的万家团圆的中秋节，对于冯刚的家属，那将 是怎样的心痛啊！


十年前狱中相逢


认识冯刚是在十年前。九九年中共开始污蔑法轮大法，大法弟子纷纷进京向政府反 映修炼大法的真实情况，十月份，我进京上访被抓，关押在辽宁省大连市姚家看守所行政拘留的房间里，当时行政拘留共有三个房间，每个都有大法弟子，而且学历 都很高，有博士、硕士、在校大学生和教师等，他们都是因为坚持继续修炼法轮功而被抓起来的。几天后从刑事拘留那边转来了一名大法弟子，三十多岁，身体很健 壮，是大连水产学院的讲师，名字叫冯刚，他被剃光的头刚长出来黑黑的一层短发，他平和的话语中透露着坚韧。他告诉我他也去了北京，是在北京圆明园附近的一 所高校被抓的，在刑事拘留那边已经关押了两个多月了。他说刑事拘留那边很恐怖，关押的都是刑事犯，天天加工牙签，牢头在惩罚犯人的时候，用牙签钉满光光的 头，牙签拿下来的时候，头象血葫芦似的。


那时看守所的环境已经被前面的大法弟子开创出来了，我们房间共有五名大法弟子，每天我们在阳台炼 功，隔着铁窗可以看到外面高高的带着电网的围墙和上面来回巡逻的士兵。那时我们只有一本大法书籍，小本的《转法轮》，我们就把《转法轮》分成三份，分发到 其他两个房间，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学习一讲《转法轮》，三天后我们再在打饭的时候调换。


警察经常强迫我们出去做奴工，每次我们都是坐着破旧的 囚车出去，干活的时候都是被很多警察看着，怕我们逃跑。我们被强迫搬过地板块，还被拉出去收过秋天的大白菜，有一个房间甚至被拉出去掏大粪。我们这些书生 模样的人哪里干过这些粗活，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仅仅是迫害法轮大法和法轮大法学员的开始，更为惨烈的迫害还在后面呢，而且会持续十年之 久。


和冯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正直、宽厚的兄长一样照顾我，给我讲修炼的故事，鼓励我要有信心，使我在关押的时候本来七上八下的心慢 慢平静下来。周围的犯人都很不理解为什么国家不让炼了，我们还坚持，他就耐心、平和的讲给他们。那时候三个房间的牢头都不伤害大法弟子，因为他们亲身感受 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本性。三十三天后我被无条件释放，而他则被非法劳教，送到了辽宁省最邪恶的教养院——马三家教养院。


一腔正气闯魔窟


马 三家教养院是辽宁省的省级教养院，在全国是最先以暴力虐待大法弟子出名的，能在那里不被转化真得是需要金刚般的意志。被劫持在马三家的男大法弟子非常的坚 定，长期捍卫大法，坚决不放弃信仰，不决裂，冯刚就在其中。他经常被强迫到田里面干活，那田间都是一望无边的，夏天到处是蚊子，由于吃不饱，伙食中长期缺 乏营养，有的大法弟子经常昏倒在田间、地头。后来冯刚和其他两名大法弟子断断续续绝食几个月，抗议非法关押，身体一直非常虚弱。


二零零一年马三家教养院转化冯刚失败，把他转到了辽宁省大连周水子教养院。那时我也再次被抓关押在那里，从普教的谈话中得知从马三家教养院转过来三名大法弟子，个个金刚不破，电棍对他们都不管用。


冯 刚一直被关押在五大队的小号里，记得我刚到教养院的时候也被关押在那里，每次上楼睡觉的时候都会看到楼梯左侧有一个长廊，外面的门关得很严，不知道那边是 什么？但是有一天白天的时候普教牢头带我到楼上干活，我看到那道门打开了，长廊里面黑黑的没有阳光，阴森得可怕，隐约中看到铁栏杆里面有一个影子，不时的 发出镣铐哗啦啦的声响，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冯刚。他每天被隔离在那里，一个和所有生命都接触不到的黑暗的角落。


雄关漫漫磨风骨


二 零零二年八月九日上午八时，我从严管班被带出来，突然上来两个犯人把我双手从后面铐起来，之后我被带到了教养院楼门前，这是大连教养院实施的一次大型转移 计划。二十位大法弟子从小号、严管、专管、新收、各大队被带出，二个普教押一名大法弟子，双手个个背铐。二十余名警察着装待命，旁边停着一辆大客车，另外 二十五名普教也被背铐，与大法弟子分成两边站好。六十余人坐入客车，车窗被用帘子挡着。前面轿车开道，后小货车（装行李）押后，汽车驶出大连。


我 和冯刚都在其中，我们平均年龄在三十余岁，其中有大学生、银行职员、政府干部、商人、大学教师、医生等。当时气氛很紧张，我们都被严禁说话，每个大法弟子 的座位上几乎都有一名警察，汽车上高速，过沈阳，直奔辽宁省另外一所省级教养院，地处铁岭市昌图县的辽宁省关山子教养院。


六个小时后，汽车 驶入一个经济落后的小城镇。又经过很长时间的颠簸，来到了一处破败的地方，那里没有高楼，道路高低不平。这里就是曾经的劳改队，地处荒山野岭，远离闹市， 与世隔绝的关山子教养院。这里关押了各教养院的反改造人员，普教一听说要被送到这里个个谈虎色变。曾有犯人说：“关山子打死人和死个猪一样，卷个席子就抬 走了。”大院内荒草丛生，毫无生息，一人高的野草加上破旧的四层楼，让人倍觉阴森可怕。


下车后，二十名大法弟子在甬道上面对面分成两排站 好，并被命令蹲下，两个教养院的警察开始交接。在这当口上我开始有短暂的机会四处张望，我发现身旁不远处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大法弟子似曾相识，仔细端详后发 现居然是冯刚，我几乎不敢相信，此刻的他是那样的瘦小，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强壮的体格了，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他那果断坚定的目光。他也认出我来了，我们彼此 都很高兴，相互用目光鼓励对方。


我们是被分到关山子教养院的第一批大法弟子，开始被关在两个房间，十个人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一墙之隔，冯刚 和我不在一个房间。八月十一日，就在入教养院的第三天晚上，体力稍稍恢复了一些，我们隔壁冯刚等十名大法弟子就开始集体炼功，主动向教养院出击，拉开了一 场持久的正义和邪恶的较量。那时候我真佩服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魄力，那里是什么地方啊！是让所有普教闻风丧胆的地方。


集体炼功第二天，教养院 就开始采取强制隔离措施，二十名劳教犯人闯入室内，两人一个，都拉到楼上的房间里。我们这边的十名大法弟子也开始绝食声援，随后我们也被强行戴了背铐，记 得那次我戴手铐到凌晨三点才解除。警察和犯人想方设法阻止我们绝食，后来先前炼功的八名大法弟子开始进食，但是坚持集体炼功。而冯刚和另一名大法弟子还一 直在绝食，显然警察想孤立他们达到瓦解我们整体的目地。冯刚就象疆场的将士他们金刚般的意志指挥着这场正邪大战，我们虽然不能相见，但是每名大法弟子都在 激烈的思想斗争着，考虑如何互相声援，形成整体。我真的惊叹冯刚在经历了马三家教养院和大连教养院的小号，他还有这般坚如磐石的正念。这个时候冯刚是极其 孤立的，邪恶马上就要宣布离间大法弟子成功，此刻事情突然又发生了变化，开始进食的八名大法弟子又开始绝食，要求释放冯刚。


终于，十八日凌晨四点多，所有人都从梦乡中被震耳欲聋的警笛惊醒，许多警车呼啸着开入大院，关山子的普教全都惊呆了，几乎关山子所有的警察全部出动，有犯人说：“在关山子打了八锅罪（八进宫）的都没见过这个阵势。”


当 时大法弟子都在睡觉，我因为不听从命令从床上坐起来，两名犯人突然窜上大铺，把我头朝下摁到床上，用手铐从后面铐住我的双手，那次有十四名大法弟子因为抵 制命令被强行带到教养院大楼前的广场。冯刚也在其中，当时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仅仅穿着裤头，每个人被两个普教强行按着双膝跪在地上。这时候有的大法弟子在抗 争，有的在喊口号“你们在侵犯人权。”嘈杂中教养院的王书记大声喊到：“为了消消你们的威风，将你们送入各大队。”


其他大队的生活环境极其 的艰苦，每天还被强迫干苦力。警车一路鸣笛，空气十分紧张。上午到达马重砖厂（二大队外役点），低矮的简易房，房上房下都是警察，戒备森严。此站，冯刚等 四名大法弟子被放在那里。随后车又上高速，接近中午的时候，来到铁岭三台子石场（五大队外役点）。我和另外一名大法弟子下车。其余大法弟子后来都被拉到了 温庄子砖厂（六大队外役点）。


在二大队外役点马重砖厂，冯刚和其他三名大法弟子都被戴戒具，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他们提出必须在上岗前将手铐解除，后来戒具被解除，他们被默许炼功。


我被关押在五大队的外役点，每天被手铐二十四小时铐着，那个地方条件十分艰苦，物质极其贫乏，说句别人不相信的话，入厕的手纸都被犯人反复使用。手铐陪伴了我足足一百天，后来被无条件解除戒具。


那 个时候大法弟子心很齐，我们都在全力的用自己的方式抵制这场迫害，从正面提出炼功，到拒绝干活，拒绝走操，拒绝所谓“学习”带有诋毁大法的段落，拒绝戴戒 具，拒绝暴力，拒绝回专管队等等。那时候不几天就有一名大法弟子被关到小号里面，象走马灯一样，警察想尽各种办法消磨我们的意志，电棍折磨、毒打、冬天扒 光衣服冻。每一次折磨都没有改变大法弟子直言不讳的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我们的坚韧不拔使教养院的邪恶计划一次又一次的流产。


后来我被两次抓到小号里面，再后来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曹玉强被送到辽宁省葫芦岛教养院，在那里，二零零二年五月我们绝食后双双获得自由。在关山子被关押的大法弟子全是堂堂正正的被释放的，没有一个改变对真、善、忍的信仰。


营救高蓉蓉


在 海外，到处可以看到被中共毁容的高蓉蓉的照片，我在营救高蓉蓉的人名中我又发现了熟悉的同修冯刚的名字。从中共的劳教所里面营救大法弟子无疑是在虎口拔牙 一样，我再次见识了冯刚的果敢和魄力。中共迫害高蓉蓉的照片问世后无疑是扇向中共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冯刚难道不知道激怒中共的后果吗？不知道会给自己带来 什么样的麻烦吗？但是他更知道被毁容的高蓉蓉更需要脱离魔窟，曝光中共暴行才能解体中共在海内外撒下的弥天大谎。由于营救高蓉蓉，冯刚再次被非法关押，承 受了无数让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英灵长逝 正念永存


二零零九年七月四日，冯刚夫妇被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所属的 黄河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八月十日，冯刚被迫害得出现了严重的病态，脸上的胡子很长，面黄肌瘦，两只眼睛都成了对眼，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危险。看守所的警 察害怕他死在看守所，叫来国保大队的人处理此事，随后冯刚被送往大连解放军二一零医院。医生检查冯刚后对国保的人说，该病人生命很危险，必须马上做手术。 随后国保的人为了摆脱责任交了四千元住院押金费后，迅速离开了医院。


后来冯刚忍痛离开医院回到家中，又被警察再次绑架。九月十六日，冯刚亲 属到他家住地派出所--沙河口区富国街派出所报冯刚失踪，接待的警察告知，冯刚已在八月十四日死亡，遗体被沙河口区公安分局解剖，让亲属赶快到沙河口区公 安分局处理火化。至此冯刚带着他对法轮大法的坚定离开了人世，而此刻他的妻子王娟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关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遭受迫害。


我 无法想象冯刚离世之前的细节，冯刚是一名真正的勇者金刚，穿越红尘的喧嚣，历经世间一切的苦难，而那份对“真、善、忍”大法的坚信依旧岿然不动，他犹如一 颗参天大树，为世间的良知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十年中，冯刚六次被绑架，吃苦无数，他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和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世间每一个有良知 的人怀念。


中秋夜无眠，愿这篇文章能够告慰冯刚的在天之灵。十年来，大法弟子顽强的走着一条「以至真揭伪，以至善止恶，以至忍止暴」的反迫害之路。众大法弟子无私无我护卫着“真、善、忍”的真理之光，必然指引着越来越多的心灵踏上觉悟与回归的旅途。














